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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兵力压向东北，形成了敌我双方严重对峙的局面。
这时在我军后方，国民党又搜罗了一些伪满官吏、警察、地主、恶霸、流氓、大烟鬼，组织土匪武装
，号称所谓“中央先谴军”，不断进行军事骚扰，使我军腹背受敌，当我军抽出力量进行扫荡后，一
部分被击溃的国民党匪首又钻出了深山老林，疯狂地烧杀抢劫，凶恶之状闻所未闻。
为了清除匪患，少剑波带领的36人的小分队，插进了林海雪原，与这些“鲨鱼性、麻雀式”的敌人进
行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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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曲波（1923-2002），山东龙口人。
1938年参加八路军，曾任连、营指挥员。
解入军战争时期曾率领解入军小分队在东北牧丹江一带进行剿匪战斗。
1950年以后转入工业战线，在工厂设计院及管理部门担任领导工作。
1955年开始文学创作。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山呼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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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请读片段　　晚秋的拂晓，白霜蒙地，寒气砭骨，干冷干冷。
　　军号悠扬，划过长空，冲破黎明的寂静。
练兵场上，哨声、口令声、步伐声、劈刺的杀声，响成一片，雄壮嘹亮，杂而不乱，十分庄严威武。
　　团参谋长少剑波，军容整齐，腰间的橙色皮带上，佩一支玲珑的手枪，更显得这位二十二岁的青
年军官精悍俏爽，健美英俊。
他快步向一营练兵场走去。
当他出现在练兵场栅栏门里一米高的土台上，值星连长一声“立正”，如涛似浪、热火朝天的操场，
顿时鸦雀无声。
　　战士们庄严端正地原地肃立。
　　值星连长跑步到土台前，向少剑波报告了人数、科目后，转身命令一声：“按原科目，继续进行
！
”随着这响彻全场的命令声，操场上又紧张地沸腾起来。
　　少剑波仔细地检阅着英雄排长刘勋苍的劈刺教练。
首长在跟前，战士们更起劲，汗气升腾，刀霜凛冽，动作整齐勇猛，精神豪爽激昂。
周围的空气也在激荡和卷动。
　　半点钟过去了，东南山上的红太阳，刚露出半边。
团本部的值班员——通讯联络参谋陈敬，气嘘嘘地跑到剑波跟前。
　　“报告！
”他行了军礼，“报告参谋长！
五点三十七分，接田副司令电话，命令我团立即准备一个营和骑兵连，全部轻装奔袭。
详细情况书面命令马上就到。
命令到后，要立即行动，特别强调一分钟也不许耽误。
现在我等候您的命令。
”这个情况，显然少剑波是没有想到的。
他略一思索，立即回答陈敬：“你马上去报告团长和政委。
按你的口述，我先来调动部队。
”“是！
”陈敬答应着。
转身跑出练兵场。
　　少剑波立即命令站在他身边的司号长：“发号！
命令骑兵连紧急集合，带到一营操场。
　　命令一营全部就操场紧急集合，全副战斗准备待命出发。
再命一营营长、教导员，骑兵连连长、指导员，到团部接受命令。
”司号长遵命一一发号。
　　顿时号声由远近不同的距离和四面不同的方向，此起彼落地交响起来。
　　司号长静听着各处的回答号音，默默地数着：“一连⋯⋯二连⋯⋯骑兵连⋯⋯”号音刚落，司号
长向剑波报告：“报告二○三首长，各部命令都收到了。
”少剑波眉头一皱，显然是在思索判断着这突然的情况。
他为了早知道个究竟，就向着村东通向司令部的大桥边走去。
他边走边想着：“牡丹江地区数万国民党军半年前已经剿灭了，剩下的仅是为数不多的匪首，名义上
是五个旅，实际上只不过是有官无兵的空架子，这些家伙，在半年以前已经藏匿不知去向了。
中心区的土改正在更深入地开展；不太彻底的村屯正在‘煮夹生饭’，继续深入；未开展的村屯正要
开展。
老百姓是粮谷入仓，土地还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不欢欣鼓舞，到处哼唱着‘万年的铁树开了
花，千年的枯枝又发芽’的歌子，后方确是一片升平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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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正在紧张地练兵，随时准备开赴前线打击蒋军主力⋯⋯”少剑波想到这些，感到情况突然，可是
，因为作战是他的天职，他的脑子像筛子一样，本能地过滤着所有应该消灭而没被消灭的对象——“
国民党特务，伪满警察官吏，大地主，惯匪，这些罪魁祸首，虽然他们的部队已被消灭，但他们自己
还没被毁灭，他们是不会甘心情愿灭亡的。
他们要挣扎，他们要变天，他们要卷土重来。
”“是的，就是这样！
”少剑波反复地考虑后，肯定地判断着。
立在桥头，张望着东丘顶，口中喃喃地说了句：“除匪不净，遗祸无穷！
”丘顶上一股尘头飞扬，两人两骑飞奔在尘头前面。
　　警卫员高波，这个机警的小战士，跑步迎了上去，把手一扬，喊道：“通讯员！
二○三首长在这儿。
下马！
”两个通讯员勒住马头，跳下马来，一个牵马，一个紧张地跑到剑波跟前，行了军礼，将一份命令交
给剑波。
　　他拆开了命令，急速地看着，脸上呈现出一点紧张的表情。
回头向团部急步走去。
　　团部北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保密帘已拉开。
王团长、刘政委和奉命来到的一营和骑兵连的干部，已在等候着命令，在判断着敌情。
　　“命令来了！
”少剑波一进门心焦地说了一声，所有干部便向他围过来。
　　少剑波刚要把命令交给王团长，王团长略一点头：“你读一下吧！
”少剑波将命令迅速地展开，大家的眼睛紧盯着这张命令。
　　命令：窜据深山匪首，集股二百余人，昨夜（十二日）二十四时，突窜杉岚站，大肆烧杀。
鞠县长所率的土改工作队，一并被围。
你团立即派一个营及骑兵连，轻装急袭。
先用骑兵切断匪徒窜山归路，以彻底消灭匪股，此令！
当少剑波读到“鞠县长⋯⋯一并被围”，嗓音因急躁而有些颤抖，在座的同志们都以不安的神情看着
剑波，尤其刘政委更显出一种特别关切的神情。
　　“团长！
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少剑波虽然努力镇静，但总显露出有点担心和不安。
　　“是的！
马上出发。
”王团长果断地命令着。
　　“请允许我率骑兵连先完成急袭包围切断敌人窜山归路的任务。
”少剑波显然已十分焦急。
　　王团长略一思索，亲切而关怀地看着剑波：“本来我不应该这样决定，但是今天——”他看了一
下刘政委，刘政委略一点头。
王团长接着说下去：“今天却非这样决定不可，你去吧！
”“可以走了吗？
”少剑波愈加紧张地请示道。
　　王团长略一点头，少剑波急急地跨出门去。
　　刘政委紧跟在剑波身后，送出门外叮嘱道：“剑波同志！
鞠县长是你的姐姐，你的亲人，万一有什么不幸，切记要镇静。
”“放心吧，老首长！
”少剑波紧紧地握了一下刘政委的手，“请相信我的理智⋯⋯”门外警卫员高波早已把马准备好，这
是他的老习惯，每当首长有任务的时候，他总是把所需要的一切，预先准备得格外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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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年龄虽然只有十八岁，但已是一个身历百战的老战士了。
人都称他为“小兵老战士”。
　　少剑波飞身上马，急驰到一营操场，向骑兵连一挥手，骑兵连长一声命令：“上马⋯⋯前进！
”随着这命令的声浪，激起了暴雨似的马蹄声，整个骑兵连像一股山涧泄下的激流，冲向西南的山路
上。
尘土飞扬，二百余骑向杉岚站急驰。
　　少剑波的心像奔马一样地在奔驰。
想着面前的一场厮杀，想着即将拿到手的胜利。
忽然他的心一翻，一阵惊恐袭来，思索着，回忆着那从小抚养他长大成人的鞠县长：“真的会遭到什
么不幸吗？
不会的！
姐姐是一个机敏过人的人，抗战时期在日寇汉奸的屠刀下，历经过多少次的危险，有一次甚至到了绝
望的地步，她都能机警地和群众一道脱了危险。
”他的心在拚命驱除这可怕的想象，但是心一翻腾又想到他所最不愿想的情景，“姐姐会不会因为半
年来没了敌情而失掉警惕呢？
如果是这样，那么她手下又没有强有力的武装，是难以对付这匪盗式的突然袭击的。
”想到这里，他感到十分可怕。
但他一转念：“两军对阵，对危险的处境丝毫不能期待什么侥幸，只有用智慧用勇敢来转危为胜。
”这样一想，他的心翻腾的更激烈，便急催座下马，“快！
快！
快！
快投入战斗，只有赢得时间，才会取得胜利，才能保住姐姐和工作队的同志们以及翻身了的群众的安
全。
”战马嘶叫，二百余骑，驰上杉岚站西山，扼住了入山的要道。
　　可是呈现在眼前的杉岚站，已是一片熊熊大火，浓烟冲天，少剑波已判定敌人可能正要逃窜或已
经逃窜。
不能再等，一声号令，战士们纵马扬刀，从宽大的正面压下山来，奔过黄草大甸子，向杉岚站猛袭。
刹那间，骑兵钻入了火海，埋入浓烟之中。
　　晚了！
四点钟以前匪徒已经逃窜，扑了一个空。
　　杉岚站一片惨景，令人胆寒。
　　火势有的地方奄奄将熄，有几处熊熊正旺，全村一片火海，草垛、房屋都在燃烧。
牛啊，猪啊，烧的一截一块，冒着油泡发出吱吱的响声，发出刺鼻的苦涩和腥臭难闻的气味。
　　哗哗啦啦！
房子一个个塌了架，伸出一股股带星星的火舌，夹在浓烟里，一旋一旋升到高空。
　　烧伤没死的猪狗怪声地在惨叫。
　　全村没有一个人救火，也没有一个人嚎哭，他们全身绷得像石头，紧握双拳，直瞪两眼，怒视着
眼前无情的烈火吞噬了他们可爱的家园。
　　少剑波翻身下马，手一挥命令一声：“救火！
”二百多战士纷纷拴好马，一起向这无情的熊熊大火搏斗。
　　少剑波冒着浓烟烈火，各处查看着被害的情况。
村中央许家车马店门前广场上，摆着一口鲜血染红的大铡刀，血块凝结在刀床上，几个人的尸体，一
段一段乱杂杂地垛在铡刀旁。
　　有的是腿，有的是腰，有的是胸部，而每个尸体却都没有了头。
　　在这垛被铡的尸体周围，狼藉地倒着二十多具被害者的遗体，有老头，有小孩，绝大多数是妇女
。
看得很明显，这些死难者是想扑向铡刀去救自己的亲人，或替亲人去死，或是去拚打而被乱枪狂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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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
　　内中有一个年轻的妇女，只穿一条裤衩，被破开肚子，内脏拖出十几步远，披头散发，两手紧握
着拳，像是在厮打拚命时被残害的。
　　在离三十步远的井台旁，躺着一个婴儿的尸体，没有枪伤，也没有刀伤。
显然是被活活摔死的。
他离开了亲爱的妈妈。
妈妈哪里去了？
她的命运怎么样？
少剑波又向前走了几步，转过墙角，一眼看到的是更为触目惊心的惨状。
　　是在饮马井旁的大柳树上，用铁丝穿着耳朵，吊着血淋淋的九颗人头。
这些被害的人头，个个咬牙瞪目，怒气冲天，标志着他生前的仇恨。
这仇恨虽死犹未息。
　　人头旁边，悬一块大木板，上写了八个字：“穷棒子翻身的下场”。
　　少剑波气愤得全身像铁块一样，他转回身走到铡刀旁。
　　在这些惨遭屠杀的尸体旁，一大堆火炭，一个老太太的尸体，半截倒在火里，肚子以下，已和火
炭一起烧尽了，只剩半截的胸膛和染满了黑血块的白发苍苍的头了，好像是被活活丢在火里烧死的。
仔细看旁边还有一个幼儿，被烧焦了的骨灰，在冒着最后的一缕青烟，一条半截小腿伸在火堆外面。
从脚的大小看来，这孩子也不过五六岁。
　　火灰旁有二十多条扁担，上面染红了鲜血，被火烤干后，迸裂成一片片鳞状血块。
这也不知匪徒们用它做了什么奇异的恶刑。
　　火被扑灭了，全村已是一片灰烬。
碎砖乱瓦，被罩在苦烟和臭气里。
　　满村的人，有的妇女昏倒了，有的呆了，有的疯了。
他们咬着牙，直瞪着眼，吐射着无穷的怒火。
　　战士们整理着受难群众的尸体，他们不用村里人，因为这情景太可怕，他们不忍让群众再看他们
的亲人、他们的邻舍好友这惨死的情景。
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被害的人像他们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哥哥嫂嫂，侄儿侄女
。
他们是那样小心谨慎整理着尸首，深怕不小心弄痛了死难者的伤口。
他们解下了自己的军毯，严严实实地把尸体裹起来。
　　战士们对者这些死难者，整齐地站了一个圆圈，肃立默哀。
二百多骑战马，也在垂首哀悼。
　　他们举起了手，握着铁一般的拳头，激动着，愤怒着，二百余人发出了一个声音：“亲爱的同胞
们！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我们的责任没有尽到。
　　安息吧！
父老们！
我们一定讨还这笔血债，我们誓死报这场血海深仇！
”战马随着战士们的怒吼，在嘶叫咆哮。
　　西街上，高波一面用手揉着眼睛，一面走着。
他前面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剑波正为找不见姐姐和工作队的同志而心焦，高波和老人已到面前，高波用手捂着眼睛，指了一下西
山：“二○三，鞠县长和工作队同志牺牲在⋯⋯”他呜咽得不能再说下去了。
　　那位老人弯腰顿足喊着：“鞠县长！
鞠县长！
⋯⋯”他悲愤得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用手连连地指着西山。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海雪原>>

　　少剑波当即面色变得苍白，心像一块重重的冷铅沉下去，绝望得只问了一声：“什么地方？
”“西山上⋯⋯”高波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成年人那应有的理智，刚一张嘴便呜呜地大哭起来。
　　少剑波的脑子顿时轰的一声像爆炸了一样，全身僵直了，麻木了，僵僵地瞪着两眼呆了半晌：“
走！
走！
”他说出的声音已完全不像是他自己的。
　　老乡领着剑波边走边咒骂：“魔鬼！
杀人的强盗！
洗光了，洗光了！
唉！
天哪！
天哪！
”剑波的腿是走呢，还是没走呢？
他自己完全不觉得。
他现在对自己的一切已经失去了任何感觉。
　　西山坡的大盘龙松上，吊着九个同志的尸首，六男三女，都用刺刀剖开了肚子，肝肠坠地，没有
了一只耳朵，只留下被刺刀割掉的痕迹。
　　“工作队！
鞠县长！
”老乡领剑波登上山坡，头磕着地，手蒙着脸，不敢看这九个被害的同志。
　　少剑波一看到这场惨景，眼睛顿时什么也看不见了，失去了视觉；头像炸开，昏昏沉沉，失去了
知觉，就要倒将下来。
高波一把扶住：“二○三！
二○三！
”一面哭泣，一面喊。
　　少剑波用力张开眼睛，定了定神，刚想再向姐姐看一眼，突然一声亲切温柔的声音，从耳边掠过
：“剑波同志！
⋯⋯万一有什么不幸，切记要镇静。
”临行刘政委叮嘱他的情景，好象就在眼前。
他紧咬着牙关，没有眼泪，悲切的心变成冲天的愤怒。
他想到：“任务，部队在等待着我。
”他最后看了一下姐姐的尸体，急急地走下山来，机械地坐在一块大石头上，写信报告王团长和刘政
委。
　　二○一！
二○二！
匪徒四小时以前逃窜，我已扑空。
我正在进行追踪侦察，在此待命。
请速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李鸿义接过信飞马奔驰而去。
　　愤怒已极的战士，在这待命出发的当儿，纷纷写决心书，要求荡平匪巢老爷岭，活捉匪首报仇。
　　少剑波派出了侦察部队，四处搜索侦察。
全村的老百姓已经向战士们围拢来。
“亲人！
亲人！
我们要控诉，控诉⋯⋯”在亲人面前，群众的上千只眼睛里，涌出了热泪，开始向他们倾吐着受难时
的情景。
　　剑波看着这些受难的群众，万分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愤怒，特别是深厚的姐弟感情，总在袭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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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理智，神情显然是有些恍惚。
他那亲人，他的姐姐，好像就在他的身边，也在群众中倾吐着她的遭遇。
剑波抬头环视了一下，在悲痛愤怒的人群中，却看不见姐姐的影子。
他好像在梦中，他也希望这是一场恶梦。
　　人群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穿着一身单薄的破衣衫，两眼直瞪着，两手张开着，像疯了一样
地叨念着：“儿子没了！
没了⋯⋯媳妇也没了，没了⋯⋯天哪！
谁养老？
谁养老⋯⋯你们说！
说⋯⋯”一个中年妇女，两眼流着泪，怀里抱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孩。
孩子的小脸紧紧依偎在妈妈的脖子旁，瞪着惊恐不懂事的两只大眼睛，看着妈妈的脸，妈妈的眼泪掉
在孩子冻红了的小脸腮上。
她的腿旁还有三个大一点的孩子，跪在她的腿边，紧搂着妈妈的腿。
一会儿抬起头来，用已经懂事的眼睛望望妈妈；一会儿用小手搓着自己的小脸，拭擦着眼泪，低声地
抽咽着，没敢放声嚎哭。
　　少剑波一转眼，又看见自己身旁站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她满目凄凉，头发散乱，像是凝住了一样
呆望着地上，眼珠一转也不转。
有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偎在她的身前，她用自己的衣襟，围着他。
小孩不时地哭着望着她的脸，低声地哭叫着：“姐姐！
姐姐！
爸爸妈妈没⋯⋯”小孩哭的再说不下去了。
这位姐姐连忙低头给弟弟擦眼泪，可是她自己的眼泪已成串地滴在弟弟的头上、脸上。
　　少剑波看到这凄惨的情景，思想奔向他孤苦的童年。
　　是在剑波六岁那年上，父母双亡，姐弟俩就开始了孤苦无依的生活。
那时姐姐才只有十八岁，她依靠教书来抚养幼小的弟弟和自己。
　　姐姐每天很早很早就起来做饭，饭后领着他上学，白天在课堂上给他和同学们讲课，晚上放学领
他回家，姐姐又得做饭。
辛苦一天的姐姐，晚上辛勤地给他补补洗洗，缝缝连连。
　　给他补习着各种功课，她尽了她一切的力量教养着自己幼小而可怜的弟弟。
　　年幼的剑波已经入睡了，姐姐仍然忙着，给同学批改作业，有时到深夜，有时到鸡鸣。
　　姐姐那青春少女脸上的红晕光泽消退了，深夜里常常听到她过劳的咳嗽声，和低沉的呻吟声，有
时望着酣睡着的剑波发出呜咽声。
　　清楚地记得是在一个深夜，幼小的剑波被姐姐的咳嗽声和低沉的呻吟声惊醒，剑波矇眬的两眼盯
着面对孤灯劳动着的姐姐，他幼小的心灵里顿时一阵酸痛。
他悄悄地掀开被角爬起来，蹑手蹑脚轻轻地走到姐姐的书桌旁，一对机灵的小眼睛紧盯着姐姐那疲倦
消瘦的面容，他看着看着眼中涌出泪水。
　　“姐姐睡觉吧！
”姐姐猛一转头，眼前满是金星，她恍惚地看着站在桌子边的弟弟两只饱含泪水的小眼睛，她嘴角上
挂着一丝疲倦的微笑，用手抚摸着弟弟的头发，温柔地说：“小波！
你睡吧！
姐姐不困。
”“不嘛！
姐姐，你不睡我也不睡！
”“小波！
听姐的话，乖乖地去睡。
”“姐！
你太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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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波一低头，泪珠成串地从眼睛里落在地上。
　　姐姐的眼睛湿润了，掏出了手帕，给弟弟揩着泪水。
为了安慰弟弟，她努力装做没有疲倦的样子，两手捧着剑波的小脸蛋，把脸对向弟弟，微笑着睁了睁
眼睛：“小波！
你看，姐姐一点不累，听话！
快⋯⋯”“姐姐⋯⋯”剑波伸出他那滚热的小手，摸着姐姐散乱的头发，“你的头发散乱了，你的脸
瘦了，你的眼睛也红了！
姐姐你要累病了，我⋯⋯我⋯⋯”剑波呜呜地哭起来，“我怎么办哪？
⋯⋯”姐姐把小弟弟的头紧紧地抱在怀里，眼里顿时涌出了擦不干的泪水。
她不愿把任何一点痛苦分给幼小的弟弟，怕因自己的哭泣刺激弟弟的幼小心灵，这样会侵害他童年的
幸福，便一口吃灭了灯，把弟弟抱上床。
　　“好，小波！
别哭啦，姐姐睡。
”当弟弟又睡熟了，她轻轻地掀起被角，悄悄溜下床来，点上灯，拿起?剑波穿破了的一双袜子，蹑手
蹑脚地走到箱盖上去拿针线盒子，生怕惊醒了弟弟。
可是一不小心，把剑波平日用的小板凳一脚踢翻了，哗啦一响，弟弟又惊醒了。
但剑波没有马上爬起来，他眯缝着眼，偷看着慈爱的姐姐。
　　她一面偷看着弟弟是否被惊醒，一面一针针地补缝着袜子。
　　幼小的剑波又是一阵激剧的心酸，但是也知道，用上次的办法姐姐是不会睡的，他一想，便发出
突然的惊叫：“姐姐！
姐姐！
我怕呀！
我怕呀！
”他一面喊，一面蹬翻了被。
　　姐姐急忙上前按住他，连声叫着：“小波！
小波！
别怕！
别怕！
姐姐在这儿！
姐姐在这儿！
”剑波的两只小手紧紧握着姐姐的胳臂，用力地向被窝里拉。
姐姐生怕把他惊出病来，这才紧紧地把弟弟搂抱在怀里睡下了。
　　剑波十三四岁的时候，姐姐便和学校里的老师李耀光非常要好。
李老师常常和姐姐谈到深夜，他每次来时总给剑波带点东西，或是笔记本，或是图画本，或是练习簿
。
李老师对姐姐像对亲妹妹一样地亲，对剑波像对小弟弟一样地爱，一点没有老师的架子。
可是他俩的谈话总是躲着剑波，看样子像是有什么秘密似的，这一点却引起了剑波的疑问。
但是每一次李老师来，姐姐那疲劳的脸上，总兴奋得焕发着少女的红润的光彩，眼睛也格外地明亮。
疼爱姐姐的剑波，看见辛苦的姐姐这样愉快，感到无限的安慰，但他却不知道姐姐为什么能这样。
每当姐姐十分高兴时，就对剑波讲好多道理，什么伟大的中华民族啦，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啦，什么
劳动创造世界啦，什么穷人是被剥削穷的，富人是剥削穷人富的啦⋯⋯可是，他俩为什么有时老躲着
他谈话，这一点剑波始终不知道。
　　有一次白天李老师和姐姐满头是汗，急促地从外面撞进来。
剑波正在温习功课，姐姐一进门便喘着气说：“小波！
你出去一会儿！
”剑波只以为姐姐和李老师吵了架，所以阖起本子就出去了，姐姐嘭的一声把门关上。
天真的剑波担心着他俩吵架，所以就偷偷躲在窗外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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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多时也没听到他们吵，而是把声音压得很低，但很严肃。
只是听得姐姐说：“上级的指示十分正确，在麦收的时候要求增加工资是最好的时机，麦子到了大熟
的节骨眼儿，三天不割就要掉头，这是地主、富农的最大威胁，这时长工不干活，地主、富农就受不
了。
全村三十二个长工，每人要求增资五斗，就是十六石，对穷人是一个不小的利益。
”“那么贫农要是做短工呢？
”李老师笑嘻嘻地说。
　　“那自然要两个工作一起下手啦，让贫农抬高工价，每天少了十斤不干，贫农中也有三个同志，
可以搞得起来。
”“进行的方式怎样呢？
”“你掌握贫农，我掌握长工。
”“长工中谁先带头呢？
”“当然不能让老青啦！
因为他是党员，带头容易暴露。
”“那通过谁呢？
”“自然是老邹和小栓了，他俩在长工中的威信仅次于老青，并且可靠的人还有十几个。
”“好！
”李老师的声调是那样的痛快，“咱们就好好地组织这次麦收斗争，这是在农村采用城市工人罢工的
新的斗争方式。
你的办法对，不愧当了一年的宣传委员。
”“啊哟！
支书同志，事情还没有干起来呢，就表扬起人来啦。
”只听屋里两人一齐笑起来。
　　剑波听了这些话，乐得蹦了一个高，差一点嚷出来，可是他想到地主的厉害，又怕引起姐姐和李
老师的担心，便悄悄地走了出去。
他开始意识到他俩总是背着他谈话的原因，但是他内心对两个向来没听过的名词老在想着：“什么是
党员呢？
什么是同志呢？
⋯⋯”三天后，果然这次斗争胜利了，长工增资五斗，短工每天工价十斤。
　　这天晚上姐姐回家，乐得老哼着一支歌曲：“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
⋯⋯”因声音过低，下面的听不清楚，剑波兴奋地拉着姐姐的手问道：姐姐！
你告诉我，什么是同志？
什么是党员？
”姐姐突然一惊，一把拉过剑波，严肃地问道：“小波！
谁教你这么问的？
快说！
快说！
⋯⋯”剑波被姐姐过分严肃的脸色吓坏了，急急地说：“姐姐！
姐姐！
谁也没教我，我在窗外听姐姐和李老师说的⋯⋯”姐姐如释重负责的松了一口气?，她捧着剑波的脸，
亲切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小声地说：“小波！
记着！
这些话跟谁也不能说！
⋯⋯”剑波的眼睛红润了，他两手紧抱姐姐的腰，把头贴到她的胸前：“好姐姐！
好姐姐！
我知道⋯⋯我懂⋯⋯”姐姐微笑了，轻轻地吻着他的额⋯⋯剑波十五岁了，姐姐、李老师领着他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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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八路军。
临参军时，姐姐把妈妈遗留下的一张洁白的小羊羔皮，给他缝在衣领上、袖口上，打扮得像个小武士
。
当时姐姐当宣传队的指导员，他当了全队最年幼的一名小演员。
　　演歌剧《归队》，姐姐演妈妈，他演儿子大宝。
姐弟双双，成了战士们最喜欢的人物。
　　有一次剑波顽皮，把姐姐的近视眼镜腿碰坏了，姐姐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你哪年才能长大啊
！
淘气鬼。
”这是妈妈死后姐姐第一次对他的责罚。
　　他哭了，姐姐心疼地把他拉在怀里，也哭了。
　　少剑波十六岁那年，敌后环境恶化，机关疏散，剧团的男演员全分散到部队，开展战时宣传鼓动
工作。
少剑波也被调到部队。
他舍不得离开亲爱的姐姐，他觉得天下没有第二个人能和姐姐一样地爱他，保护他。
　　临别是在一个村后的草地上，初春的月光下，姐姐像慈母一样地叮嘱他：“去吧，你大啦，应该
自立。
共产主义的战士都是相亲相爱的，革命队伍是温暖的家庭。
　　你要像爱我一样地爱同志，敬首长；同志和首长也会和我一样地爱你，保护你。
”少剑波走后不久，姐姐和李老师结了婚，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小女孩。
孩子刚满月的那一天，碰巧剑波从前线回来，他一进门，从姐姐怀里抱起小外甥女儿，吻了又吻。
　　“姐姐，孩子叫什么名？
”“还没有呢，单等舅舅给她起名。
”剑波乐得向姐夫一歪头：“当爸爸的同意吗？
”姐夫咧嘴一笑：“我们俩早就同意了！
”剑波思呀想呀，又拿起一本小字典，翻呀查呀，好一会儿，忽然欢蹦乱跳地嚷道：“这名字太美啦
！
太美啦！
”“什么？
”“小毳毳。
”剑波看了姐姐和姐夫喜悦的神色，他继续讲解道：“姐姐从小就爱小鸟身上美丽的羽毛，这个‘毳
’字就是这种美丽的羽毛。
”来到东北，小毳毳大了，少剑波也成了一个年轻的军官。
　　剑波拿自己的津贴费，在市上买了各色各样的绸子布头，星期天到姐姐家里，他叠成各色各样的
小花，给小毳毳装饰在头上、身上。
　　有时把小毳毳装饰的满身红，活像一枝盛开的小红桃，剑波愉快地笑着：“小毳毳，你今天就叫
小红桃。
”有时他把她装饰得满身白，他高兴地说：“小毳毳，你今天像一朵白玉兰，你今天就叫小玉兰。
”有时他把她装饰得全身红紫，他便说：“小毳毳，你今天就叫小玫瑰。
”每个星期天，剑波总是把小毳毳装饰打扮得像一朵鲜艳的花。
　　扮来扮去小毳毳就有十多个名，可是这名只有剑波叫她才答应，别人叫，她是不答应的。
　　有一次，姐姐叫她：“小玫瑰！
”她把小嘴一噘：“妈妈，你不能叫我小玫瑰。
”“为什么？
”“那是舅舅给我打扮的，你没打扮我，不许你叫小玫瑰。
”姐夫在旁咧嘴笑道：“对呀！
小毳毳，妈妈没尽义务，她没有叫你小玫瑰的权利。

Page 1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海雪原>>

”大家一齐笑起来。
　　小毳毳瞪着眼睛也不知大家笑什么，最后还是扑向舅舅：“舅舅，我今天叫什么呀？
”少剑波这天什么也没准备，可难住了。
可是他为了给孩子幸福，抱起小毳毳，走出门，跨上自己的马，跑到一个山包上，他实指望用野花来
装饰她，可是秋末的季节，哪里也找不到。
不得已他摘了一枝一枝的常绿松枝，用藤蔓系着松枝，编成一件蓑衣，披在小毳毳身上，骑马跑回去
。
一进门爸爸妈妈笑了：“小毳毳！
你今天叫什么？
”“舅舅说，叫小刺猬！
”大家大笑起来。
　　虽然姐姐有了姐夫，有了小毳毳，但对剑波的关怀，丝毫也没有减少。
他每到姐姐家，跟小毳毳玩够了，姐姐总把小毳毳的饼干糖果拿给剑波，剑波害羞地望着姐姐：“姐
姐，我这大的汉子，还吃孩子的东西。
”“你大了？
”姐姐望着比她自己高得多的弟弟，“可我老看你还是小孩子。
”的确，尽管少剑波的身量比姐姐高得多，尽管少剑波已是一个英武的军官，但在她的眼里，他依然
还是小弟弟一样，依然还是和带他上学时一样，依然还是和当年她拍着他睡觉一样，依然还是和演剧
中的大宝一样，甚至他坐在床沿上嚼着饼干，嘴角上掉下饼干渣时那神气，和她的六岁的小毳毳也一
样。
　　每次来，姐姐总是要和剑波幼年时一样，逼他脱下衬衣，逼他脱下袜子，给他洗洗补补。
　　尽管姐姐自己的衣服还是请别人洗，可是剑波的衣服总是她亲自动手。
　　不仅这样，每次她总要给剑波洗洗头发，因为她知道，自己的弟弟向来也不注意修饰自己，每次
总是她端来水：“来！
小波！
洗头！
”她的口吻和神气，跟十多年前一样。
　　“姐姐！
我自己回去洗吧，我大啦！
”姐姐连听也不听，一把拉过来就把他的头按在水盆里，用她那温柔的手，几乎是一根一根地洗着头
发。
在姐姐手下，剑波完全又成了一个小孩子。
有时，姐姐把她的小毳毳唤过来。
　　“来，小毳毳，看看你舅舅不讲卫生。
”小毳毳便跑到跟前：“哪里？
我看看！
是呀！
舅舅，你耳朵根是黑的！
”她和她妈妈一样，用细细的小手，蘸着水，给舅舅擦洗着耳朵，“这还有一点，”再摸摸剑波的脖
子，“这还有一点⋯⋯这还有一点⋯⋯”少剑波想到这里，觉得姐姐温柔的手，小毳毳细细的小手正
在摸着自己的头发，他的心陡然像刀搅一样：“小毳毳失去了亲爱的妈妈！
姐夫失去了贤慧的妻子！
我失去了从小抚养我长大成人的慈爱的姐姐！
党失去了一个好女儿！
群众失去了他们的好朋友！
⋯⋯”剑波抬头望了望和自己一样失去亲人的群众，内心更加激愤，他紧咬着牙关。
剑波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痛苦，他急用手探进衣服去抑制他那要炸裂的心，可是一把抓住贴在他腹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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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一个柔软而温暖的东西。
因为他用力过猛，觉得有一个套在他脖子上的东西勒得他发生一阵痛楚。
剑波的心立即飞向另一件往事。
　　还是在剑波十六岁的时候，要到战斗部队去，姐姐对这将要离开自己的弟弟，照顾得无微不至。
她设想到战斗部队可能蹲山头，可能露营，肚子最容易受寒，因此她把妈妈留下的那张小羊羔皮?，本
来已给剑波裁开缝在领子上，她又亲手一块块地拼缝起来，给剑波作了一个护肚子的兜兜。
这兜兜的带，是姐姐当教员时，年年月月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钱买来的一条银项链。
这项链是准备将来剑波订婚时送给他的一件珍贵的礼品。
年轻的姐姐在多年前已经为幼小的弟弟作了终生的打算。
　　兜兜是姐姐一针一针缝起来的，上面每一针，每一线，每一根羊毛，每一道缝都印满了姐姐的手
迹，都充满了对弟弟的心。
那条作兜带的项链，渗透满了姐姐一笔一画一字一句的劳动，它链锁着深厚无比的姐姐对弟弟的情意
。
　　现在剑波忽地感到全身燥热，套在他脖子上的银链和挂在胸前的兜兜，都是姐姐的那颗永远火热
的心。
　　在人群的愤怒的控诉声中，他仿佛听到小毳毳的声音：“舅舅，我今天叫什么名呀？
”“舅舅，我跟妈妈给你洗头吧？
⋯⋯我妈妈呢？
⋯⋯”控诉的人群里，他仿佛又听到姐姐的声音：有她少女时面对着孤灯劳动的咳嗽及低低呻吟声，
有她动听的讲课声，有她抱着剑波睡觉时哼着柔和的催眠曲声，有她参军后唱不尽的歌声，有“小波
，小波！
”温柔的呼唤声，有她和姐夫的谈爱声⋯⋯他又好像觉得挂在他胸前的那个兜兜在跳动，这跳动的声
音和他小时伏在姐姐怀里睡觉时听到姐姐心音的跳动声一样一样。
但是，这所有一切的声音似乎都在说：“小波！
别流泪！
杀敌！
报仇！
”悲痛，此刻已完全变成了力量，愤怒的火焰，从少剑波的眼睛里猛喷狂射⋯⋯飞奔的马蹄声，打断
了他的回忆。
王团长、刘政委在他的面前下马。
　　少剑波尽力抑制感情，立在两位首长的面前，像背书一样机械地向王团长、刘政委报告了情况。
报告到姐姐的惨死时，已讲不下去了。
　　王团长、刘政委和周围所有群众以及战士们，都立即肃静，脱帽致哀。
　　王团长：“我们没尽到责任，感到万分的惭愧！
⋯⋯”刘政委：“我们为鞠县长和死难的同志们而悲痛⋯⋯”接着他抬起头，挺起胸，举起了拳头高
呼：“我们宣誓：彻底干净消灭国民党匪帮，为死难者报仇⋯⋯”“报仇！
报仇⋯⋯”全体战士和老百姓随着刘政委的呼声，发出了像轰雷似的宣誓。
　　“我们要讨还血债！
我们要报这血海深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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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高潮期。
十余年间，有大批作品问世，其中数十部影响广泛，极一时之盛。
这些作品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和原则，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
貌，代表了那一时期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影响了几代读者，经历了时间的淘洗，流传至今。
为了较完整的展现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源流和那一时期的长篇小说创作面貌，我们特编辑出版“中国
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丛书。
　　一、从书以我社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选拔本”和九十年代出版的“红色经典”
系列作品为基础，尽可能地集纳更多的优秀作品。
　　二、丛书作品出版时间，大致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个别多卷本作品的出版过程较长
，超出了这一时段。
　　三、由于多种原因，一些作品曾有多种修订本，此次出版，选其较优版本，并参照其他版本进行
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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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海雪原》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一种激情伴随着几代中国人成长，一种精神杨子荣成为
时代英雄的一面旗帜，一代袅雄座山雕被永远解释为顽匪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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